
2017年是恢复高考 40年。恢复高考首期入学、

俗称为“七七级”的人们大多已经退休或将要退休,年

纪大的已有 70岁了。2017年秋季以来，不少高校七

七级毕业同学举行聚会，纪念入学相识，看望母校和

老师，忆叙同学情谊。近年来，大学、高中、初中等各

层次同学聚会，已成为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必定或已

经影响社会和谐与道德情操培育和建设。笔者持续

关注大学同学聚会以及围绕聚会同学群体接触交往

现象，有意观察调研了三个不同高校七七级同学这

个特定群体聚会和围绕聚会期情况。怀旧性聚会和

围绕聚会期的同学群，均为边界不甚清晰、意指关系

欠明确的社会现象。依符号学原理看，均为“弱编

码”的“意义歧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处理的对

象。论文采用符号学分析即缘于此。

怀旧性聚会，指七七级大学同学纪念入学40年，

以纪念怀旧等为主题举行的聚会。“围绕怀旧性聚会

期”概念，借助于妇女生产的围产期概念，包括聚会

动议、组织等时期同学间人际交往，以及聚会之后同

学间持续的人际交往两个阶段。也可称为“围聚会

期”，标题的“围绕怀旧性聚会期”为完整清晰的表

述。微信等现代科技方式，是聚会与围聚会期的重

要物质媒介。怀旧性聚会分析依托发生于实在时空

的事实；“围聚会期”人际关系分析依托载体为网络

微信的“同学群”。

怀旧性聚会的符号学分析

（一）怀旧性聚会是标出性符号

聚会作为仪式，是聚会日和非聚会日分开的节

点。符号学认为，“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现

次数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的

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

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1]反之，标

出项就是稀少的，非正常的。同学聚会，是漫长平淡

日常生活中偶然为之的仪式，是被有意识地单独从

平时状态区隔出来的行为。为什么要聚会？标出性

原理认为，标出是为了引起关注，争得地位，获得意

义。由此，怀旧性聚会可定性为标出性符号。标出

项希冀引起的关注和希望争得的地位，就是其意

义。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观察怀旧性聚会发生意义的

立足点。基于这个立足点依次分析发生的条件、参

与聚会人员行为的意义方向和实际效果。

聚会作为符号的发生条件如何？首先从聚会人

员作为一个个符号的角度分析。

包容理性的翻转与人际关系问题
——怀旧性聚会的符号学述评

□刘俐俐

内容摘要 以特殊群体“七七级”怀旧性聚会和围绕聚会前后同学群为对象予以符号学分析，可

以得出怀旧性聚会作为标出性符号，围聚会期为非标出性符号。两者之间的中项具有向作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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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旧性聚会人员的去符号化现象

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都在物和符号之间滑动，

即一个符号在符号化与去符号化中间滑动。物既可以

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造物。自然物如松树枝，人造物

如书籍、工艺品等。物被赋予某方面意义的过程，即

是符号化过程。但符号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可能因为

某些外在原因，逐步失去符号作用回到物（包括自然

物和人造物）本身。这就是去符号化过程。任何符

号都在这两者之间滑动，而且，滑动必有其原因。

参与聚会同学均为个体性符号，其“物”的属性是

人类文化覆盖的教育结晶，即人造物——最初的“同

学”。其“符号”的属性是毕业后在各自领域的身份。

这些“符号”的意义发生于同学之外某领域或者某语

境，并在其中凸显意义。怀旧性聚会，所忆之“旧”指

同学期间的旧事、旧情、旧情境等。从笔者考察调研

发现，主动向最初的“同学”属性，即“物”的属性滑动，

是七七级同学聚会的基本现象和趋势。例如，某七七

级聚会后一位同学填的词中有如是句子：“青春隽永

颇牵忆，浮光铅华风吹离。”“浮光铅华风吹离”为典型

的向“物”滑动的感情表白：去掉一切既往身份地位

等外在符号，向同学之原初“物”滑动。

（三）怀旧性聚会的集体性再符号化现象

向同学身份这一原初“物”滑动，如被认定为同学

聚会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怀旧性聚会的集体

性再次符号化活动：建构怀旧性聚会新符号。唯此

才可能有意义发生。这是为让同学这个“物”沿另外

逻辑被重新赋意。因为，“任何东西不会固定为物，

永远不能携带意义；也不会固定为符号，永不会作为

物使用。使用部分与表达意义部分的比例，取决于

特定场合的具体解释”。[2] 概而言之，基于每个人只

有“同学”这一个身份，建构一个合乎今天意义需求

的“同学”符号。此即再造“同学”符号的涵义。概而

言之，解构既有各种社会身份回归原初作为人造

“物”的纯净“同学”身份意义，继而建构今日需求的

“同学”符号，后一个阶段就是怀旧性聚会的集体性

再符号化现象。那么，集体再符号化希冀此符号蕴

涵哪些意义呢？这自然地将探究视点转到怀旧性聚

会符号层面了。

（四）标出性聚会的意义倒灌：符号被片面化地

感知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

号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

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

号。”[3]符号的出现，意味着让这符号出现的人们需要

这个符号所可能表达的意义。

符号是个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意义可

分为发送者意图性的意义、符号文本的意义、符号接

收者的阐释意义三部分。接收者的阐释意义，就是

参与聚会者感知的意义。符号文本的意义，就是作

为文本的聚会的意义。那么，是谁发出了怀旧性聚

会这个符号呢？“符号不一定有发送者。但是解释者

往往创造出一个发送者，使自己的解释意义更有权

威性，因为符合‘发送者意图’。”[4] 依此原理可假设：

同学聚会的“同学”这个符号，设置在当下语境中，它

既含有原初顾名思义的“同学”涵义，又有当下语境

需要的意义，是历史涵义与当下意义的混合体。怀

旧性聚会意义寄寓其中的符号，就是如此。这样的

符号，必定是当下人们最需要意义的体现，因此，它

一定是意识者发送而来，此发送者就是聚会的人，聚

会者需要这样一个聚会仪式。质言之，聚会符号可

看作是符号接收者所发送。当年的“同学”早已消

逝，历史不再。如今聚会的人们却实实在在地存

在。如今聚会的同学们是“同学”怀旧性聚会符号的

发送者。这样，形成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同一。符

号接收者对符号的意义阐释，决定了“同学”怀旧性

聚会符号的文本意义，关于“同学”聚会的意义理解，

被倒灌进符号文本，符号文本意义由此产生。既然

是有意识地将意义倒灌进聚会文本，那么，这显然是

聚会者这个符号接收者片面地感知聚会符号的

结果。

倒灌进些什么内容呢？从行为方式来看，主要

通过回忆和联想等心理方式，以叙述为主要媒介。

从回忆和叙述的主题来看，主要为回忆和叙述往事、

友谊，伴随青春必有的恋爱、暗恋、失恋，曾经的困难

艰苦与曲折，机会、成功与失败等。从价值取向来

看，以积极健康、阳光向上、认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以及核心价值观为主，努力朝向和谐团结、亲切融合

的感情联系。这样概括已然可以看出了片面化的趋

势：“没有不‘片面化’的符号文本，因为符号只是传

达某种意义。符号不是所指的对象，只是与所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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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相关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5] 怀旧性聚会

符号文本意义因被倒灌而产生，恰是聚会参与者作

为接受主体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这里可用一个

形象化比喻概括同学怀旧性聚会的性质：它如同一

个过滤器和放大器——过滤掉同学间既往可能有的

过结、龃龉以及其他不和谐；留下美好融洽和积极健

康信息，并诚意地予以放大。这恰是所谓“一般情况

下，标出性会导致很强烈的自我感觉。……在文化符

号学看来，异样形式提供的风格偏离，就已经是标出

性的实质意义”。所谓过滤器和放大器，即是风格，是

日常生活较少出现的较为纯净的现象。这反过来更

加验证和确认了怀旧性聚会的符号标出性特质。

为什么在七七级同学聚会符号中，可以出现倒

灌意义现象？其中包含怎样的人性、文化因素和条

件呢？这个标出性现象有怎样的基础性意义？

笔者下面将对围聚会期同学间人际关系现象进行符

号学分析，以求获得通观性看法，逐步抵达以上

问题。

围聚会期的符号学分析

（一）围聚会期是非标出性符号

“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就是正常项。也就

是正项。符号学家说：“文化”本身，就已经卷入了强

烈的标出性：文化只是相对于“非文化”而存在，而文

化强烈地定义本身为正项。……而作为正项，文化

必须是非标出，也就是非风格化的。[6] 聚会固然是文

化，但相对于非聚会期并与其构成二元对立范畴的

时候，聚会为标出项，非聚会则为非标出项。非聚会

期是生活本来状态，是主流性质的时光存在。聚会

期则为非主流性质的特异时光存在。

“围聚会期”概念借鉴于产妇生产的“围产期”概

念，包括聚会酝酿、组织的“前聚会期”和聚会结束后

继续交流接触的“后聚会期”两个阶段。“前聚会期”

已然结束，可以描述其经验，“后聚会期”为持续性进

行时，考察总结的经验具有相对性，主要依托于微信

平台的同学群。同学群因昔日同学关系形成，实乃

组成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圈。虽说不同于单位等地方

存在利益分配和劳动额度等现实社会内容，但凡有

人群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同学群以松散性言论交

往方式为主，为具有时间无限延续性、空间虚拟性的

多方对话空间，体现持续性、日常生活性、平常心态

性等特点。人之品性、心性得以日常性持续性展示。

聚会作为人们认为携带着意义的符号，携带着

人们日常生活中缺失又渴望获得的意义。这个特质

只能从正项即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考察调研获知。

（二）“前聚会期”的性质与特点

既然聚会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7]如前

所述，“没有不‘片面化’的符号文本，因为符号只是

传达某种意义。符号不是所指的对象，只是与所传

达的意义相关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8] 怀旧性聚

会某些“片面化”感知临时集合为意义，是“片面化”

感知的结果。为准备这个片面化感知的仪式，聚会

前酝酿阶段，片面性感知已经朦胧发生。“前聚会期”

人们具有积极和建设性质的心理内容。笔者考察了

几个同学群的前聚会期，结论与此判断相吻合。“前

聚会期”与聚会的区别仅在于，聚会是现场面对面的

感情交流，更富场面感、仪式感。聚会过程是片面化

感知的意义逐步实现的过程。“前聚会期”是准备性、

热身性、生活性，逐步进入片面化感知并且筹集动力

的过程。该过程恰好说明，微信同学群具有片面性

感知潜力和能力。“潜力和能力”是笔者感兴趣并在

后面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后聚会期”的特点

“后聚会期”较之“前聚会期”，更凸显日常生活

性、持续性、平常心态等特点。“后聚会期”最大变化

是话题的转换。第一，由聚会的酝酿转变为聚会的

回味和反思。聚会结束了，兴致还在持续，回忆和继

续述说同学之间的往事、友谊以及花絮，乃为最主要

话题。第二，酝酿未来可能的再聚会。这里需要简

单地说一下期待问题。“仪式作为符号文本，对象在

过去，解释项却在未来，本质是意动性的，即是要求

往下的事要按过去已定的规矩做，至少要尊重往日

精神。”[9] 所以，一个聚会的举行，意味人们有个约定

俗成的共识：期待以后还要再次举行聚会。由此而

有了对意义延续和扩展的期待心理。怀旧性聚会就

是这样的仪式。第三，回归平常生活，根据个人爱

好，比如某项体育运动，旅游，唱歌跳舞，参加合唱队

等。这是一种充分生活化话题，具有联络人际感情

和培植平常心的重要作用。第四，介绍自己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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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或成就等。第五，对某些时事的看法，对祖国前

途和命运的关注等。第四、五两方面内容最值得考

察。前三种话题，主要贴近人的生理性需求：吃、穿、

身体健康、个人爱好等，基本处于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的感受交流对象层次，一般不存在因比较产生的高

低差异感。此外，因为距离人文、历史和社会层面较

远，所以没有争执和矛盾。第四个话题，因为含有同

学的能力强弱与成就高低的区分元素，容易与各自职

业生涯、工作岗位以及社会地位相关联，有可能发生

比较心态和心理活动。第五个话题，因为七七级同学

大多经历过我国几个历史时期，每个人家庭背景和处

境有差异，在如何评价、如何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等问

题上时有争执，程度不同地伤害彼此感情的倾向也时

有出现。从这个方面可感受到社会一般人际关系的

某些特点，质言之，就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的特点。

（四）“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与“中项”的特点

及其关系

先说非标出性。非标出性其实就是指七七级同

学群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基本状态。虽说不能简单地

将其看作全社会的基本状态，但最起码可认定为大

学学历群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提喻性样本。

“围聚会期”同学群的文化状态为：从正面来看，

第一，相处原则基本为善意、理解、互相安慰、赞美他

人，鼓励，追求和谐愉快。第二，人生理解主要表现

为，经历漫长时光，珍惜同学情。这是重要的基础性

心理素质。第三，热爱生活，对未来生活具有淡定从

容的心态。如前述聚会填词末尾的两句：“夕晖归

路，静享余趣。”就体现了对人生夕阳阶段淡定平和

的心态。

从问题来看，日常生活状态人们心情普遍放松，

不再如聚会期那样以最好感情和精神面貌示人，而

是顺着自己心性和性格谈论事物、发表看法、抒发情

感，更可看出本真状态与品质，即凡人性所必有的优

点和缺点均自然释放。优点即上述正面的几个方

面。缺点则体现为：基于人性比较的本性而发生的

心理不平衡、争强好胜引发的妒忌等，由此造成的言

语不合时有发生。此外，人际不和谐还表现在关涉

人文和社会历史的讨论所发生的争执，这类话题是

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历史事件积淀的必然。每个人家

庭背景不同，不可避免留有家族曾经受伤害的心理

痕迹。此外，诸如言谈者历史观和眼界的差距，修养

以及现实处境的差异等，也是造成争执和不愉快的

原因。但是，笔者通过调研特别注意到：凡因争执发

生不愉快的语境，总会有人缄默或者提起其他话题

转移注意力。言语空间于是恢复正常，最起码不至

于较深地伤害感情。可以看出，理性在这些人性负

面暴露时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与控制作用。这个理性

可以表述为：具有维护人际关系融洽与和谐稳定的

自觉意识。

概而言之，所谓“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即为

目前社会人们一般生活精神和人际关系状态的大致

情况。

那么，“中项”呢？符号学告诉我们，在标出性和

非标出性两者之间，还有一个范畴：中项。赵毅衡教

授说：“两项对立中，导致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非

此非彼，亦此亦彼’的表意，笔者称之为‘中项’。为

了简便，我们把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把

中项排斥的称为异项，即标出项。”“中项的特点是无

法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10] 正项

（非标出项）、异项（标出项）和中项，这三者之间是个

动力性关系。“标出项”和“非标出项”这一对概念中

的一项争夺到携带中项的意义权利，就确立了正项

地位，这是时时在进行的符号意义权力斗争。[11]或者

说，中项是不固定的，如果“中项”持续地向“标出项”

移动，那么，“标出项”就可能成了“非标出项”，即变

成正项了。这就是标出项翻转规律。

回到我们的对象，“中项”可如何描述呢？“中项”

偏向于“围聚会期”。而且，“中项”“必须靠非标出项

来表达自身”。即只有非标出项的“围聚会期”才能

表达“中项”。那么，全面地展示人性在现实生活中

的状态，但又不完全是非标出项的全部面貌，这个

“不完全”的涵义，就是笔者上面分析中提到的，理性

在人性负面暴露时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控制作用。这

个特质既说明了“中项”与“非标出项”必定伴随的关

系，也说明与“标出项”有诸多可接通的关系。“标出

项”的“怀旧性聚会”，如前面所概括，基本为积极正

面的特质，也就是说，“中项”与“标出项”关联度较

高，而且具有向“标出项”翻转的趋势与可能。这让笔

者特别感兴趣。因为，“标出项”的聚会显示出社会和

谐稳定、精神积极健康的特质，被人们普遍喜爱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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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肯定发扬。如果确认“中项”有向“标出项”翻转

的趋势和可能，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有益的好事啊！下

面笔者将进入翻转趋势与可能的分析，即基于符号学

分析发现的问题，引向伦理学和哲学的思考。

“中项”翻转趋势与可能的理论分析

（一）“同情”：聚会期与围聚会期的共同人性

探究“中项”有翻转趋势和可能的路径，在于寻

找聚会期与围聚会期人们共同的人性所在。因为此

乃“中项”翻转的基础。

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人的善良主义体现在自

爱与同情两个方面。什么是自爱？“‘自爱’是自然人

最基本的情感，目的是保存自己的生命，这种情感符

合自然规律，有助于维护并延续自然人的生命。”[12]

什么是同情？“同情是指自然人对处于艰难困境中的

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怜悯，是因为目睹他人的痛苦受

到影响的一种能力。同情心通过想象力的作用使人

视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同情心“可以让自然

人更多地关爱他人，就可以缓和自然人仅仅关注自

己本能的局限性”。“‘同情’在人能进行独立‘思考’

前就存在，对自然人的自我保存起着协调作用，它使

消极的善有了积极意义。”[13] 关于“同情”的理解，中

国哲学也有类似思想。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

载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

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

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由

“同情”而生发“爱”是很自然的。由此而有了孟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

“爱有等级”发展出“善推其所为”。

考察聚会与围聚会期，可发现发生根本作用的

是人性中的“同情”。同学们曾经共同度过青春时

光，每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存留在所有同学脑海里，成

为永远的表象。换言之，每个同学的脑海，都是一本

所有同学年轻时的影集。彼此可以唤起青春时期的

共同点。此为“同情”基础性心理因素。看到了同

学，就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以自我安慰。这是对青

春怀念和留恋的感情。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衰老和死

亡的恐惧。这也是从“自爱”衍生出来的感情感受。

自然人的“自爱”本能即怕老惧老的心理，让每个人

都可能在聚会中通过唤起青春时光而抵御年老，即

由“自爱”而“同情”，以及可能由“同情”而走向善。

从经验来看，“聚会”期人们的友善、热情、团结、和谐

等，均来自“同情”，“围聚会期”人们非争执期间的和

谐相处也来自“同情”。

（二）“人性”：围聚会期不和谐的可能因素

那么，如何看待和理解“围聚会期”不和谐的原

因呢？这里首先说明：此处“人性”概念不是前面一

直使用的“人性”概念，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人性”，康

德关于人的向善的原初禀赋讨论中的“人性”概念。

康德认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

性禀赋。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

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

欲求出现诸种恶习。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

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

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

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

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动物性和人性）禀赋，都有

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

然。因为还有“人格性的禀赋”。人格性禀赋是一种

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自身

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14]

康德所说的人格性的禀赋，就是对理性的尊重和遵

守。依此理论分析“围聚会期”现象：人们只要在一

起，就会有基于比较的自爱，即人性的禀赋。比较就

会计较，由此生出诸般恶习，这是正常现象，符号学

分析也显示其属于“非标出项”，是正常文化现象。

（三）“人格性”禀赋的表现与来源

前面已经说清了人性引发的问题，但人性并不

必然引发恶。因为，人性还可能向人格性禀赋发

展。康德理论已经显示出，人格性禀赋可让人克服

人性禀赋由于比较而发生的诸如嫉妒等恶习，那么，

人格性禀赋表现如何？笔者关注探究的“聚会”期和

“围聚会期”，凡表现为团结融洽、热情和谐、积极光

明的现象，就有可能来自人格性禀赋。康德谈到人

格性禀赋的时候，说到了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以及

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和“素质”。

“敬重”和“素质”，是可以与理性相关联的动词和名

词。“敬重”不一定出自感情，可以通过学习认识从而

接受。“素质”更是培养教育熏陶的结果。这就自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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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出：人格性禀赋既可由人性自然发展而来，也可

经过教育、学习、培养和熏陶形成。后一种途径所形

成的“人格性”禀赋，笔者以为可用“理性”表述。

（四）“理性”形成的“人格性”禀赋是“中项”向

“标出项”移动并翻转的基本动力

先看理性问题。在宋儒看来，理性获得路径是

“格物致知”。《大学》教导人们的自我修养方法的第

一步，就是“格物致知”。按程朱学派的看法，了解外

部世界的目的，便是扩大我们对永恒之理的认识。

物是具体的，理是抽象的。即“格物”以“穷理”。我

们所学的诸多文学史和作家作品，可看作是已有之

物。虽说是人造之物，但借此可“穷理”。用冯友兰

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所得的结果是：既领悟了理

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内心之性。我们越多

领悟‘理’，也就越多地领悟‘心性’，它通常往往被人

的禀受所蔽，人通过‘格物穷理’，使‘理’这个珍珠再

现出来”。[15] 领悟了“理”和“心性”，是具有理性的能

力。笔者以为，这从逻辑上大致说通了“同情”何以

导向“善良”。

本文关注的对象，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七七

级同学，他们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乃至深入学习过

史学、心理学、哲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经历

了漫长的职业生涯。概而言之，他们通过“格物致

知”获得了基本的理性。其人格性禀赋形成中的理

性力量毋庸置疑。至于如何界定理性，这是一个复

杂的理论问题，现在笔者仅在相对于感情层面来使

用理性概念。浅白地说，就是来自工作经验、文学作

品的人生经验，以及理论著作给予的道理，培植起了

前述的“敬重”和“素质”。在“非标出项”的“围聚会

期”，凡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理性力量就站出来干

预，让负面因素中止，由此可返回正面精神和力量。

综合考量“聚会期”和“围聚会期”两个阶段诸因

素，再次印证了符号学关于符号被“片面化”接收的

特质。怀旧性聚会期依然突出显示了片面性感知的

特点：意义“倒灌”。由此，聚会成了“过滤器”和“放

大器”，成为典型的正能量活动。“中项”可向“标出

项”的移动，也恰恰来自这群人的“敬重”和“素质”成

就的理性。可以推导出，理性消弭负面因素的机制，

作为动力，不断地将中项推向“标出性”一边，在这个

人群中，“中项”翻转到“标出项”，达到聚会那样积极

健康的状态完全可能。这就是符号学所谓“标出性的

历史翻转”定理显示的：“非标出项”成了“标出项”，而

“标出项”成了“非标出项”。因为，“标出性是所有二

元对立中较少用一方的特征。文化中的标出性很不

稳定，翻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标出性只是理解

方式”。[16] 质言之，聚会期那样的状态，将成为文化

正常状态。这是一个美好而且可实现的预言。

结论与思考

“围绕怀旧性聚会期同学群”的聚会，是成功性

怀旧性聚会。所谓成功的评价立足点是民族国家健

康发展和人民利益，标准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12个范畴相吻合。怀旧性聚会期的符号学分析显

示出，“聚会”乃为“标出项”，“围聚会期”的符号学分

析显示出，“围聚会期”为“非标出项”。通过“非标出

项”分析，得出“中项”偏向于“非标出项”的“围聚会

期”的判断，但又具有明显的向“标出项”方向的移动

趋势与可能性。通过分析，得出“可能性”来自人文

培育和学习获得的理性。如果此结论局限于七七级

人群，可以成立。

深入思考可得出结论，即需要充分认识理性在

公民道德建设和人际交往中的作用，由此引申出培

育人们理性的重要，以及如何培育理性的问题。把

这个问题放置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如何和

国家层面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求与任务相结

合，这是社会学和伦理学领域理论建设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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